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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凤英（右）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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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通讯员天津综合报道）南开，位于天津市区的西南部，津门故里，天津的发祥之地。约在四千年前退海成陆，原系天津旧城迤南的开洼地带，故有“南开”之称。自元泰定年间，此地成为“百货交集”之重镇。从明至清成为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中共窃据大陆后，政治运动不断，生灵涂炭，古老南开遭遇红祸。特别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天津市南开区政法委系统、“六一零”组织成员，追随中共恶党，采用摸底调查、跟踪、监视、绑架、骚扰、酷刑、劳教、非法判刑、剥夺就业上学权利等迫害手段，疯狂迫害本区法轮功学员。多人被迫害致死、致残，大批文教科技领域知识分子被迫害，遭受非人折磨。利用教科书、媒体造假宣传、各类型式的活动等对在校大中小学生进行谎言洗脑，灌输对法轮功的仇恨，毒害青少年。还在南开区建立了亚洲最大规模的器官移植中心，暗中勾结军队、武警、黑心医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罪恶昭彰，古老南开红祸肆虐。 


一、六人被迫害致死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今，南开区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六人被迫害致死。 


◆王忆（王义），男 ，四十六岁，南开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安局南开分局恶警吴浩将法轮功学员王义绑架到南开分局，仅三天就被迫害致死。 


◆唐坚，男，三十九岁，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原在南开区嘉岭道中学工作。在该学校组织的诬蔑法轮功大会上，唐坚在黑板写的标语后边写上不同观点，结果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接着被劫持到天津双口劳教所劳教一年，受尽了酷刑。 


唐坚出狱两年后，又被天津市公安南开分局“六一零”头目郝宝刚以没“转化”为由，再次被非法批两年劳教。唐坚被各种酷刑残酷迫害，至二零零四年四月高烧不退，奄奄一息时，“六一零”才把他送回家中，不久去世，身后留下年迈父母、妻子和孩子，临死前他身上都是伤痕。恶徒郝宝刚还造谣称：“唐坚是得肺炎死的，他死在医院里，我在场，国家拿钱给他治他不治。”唐坚是在家里死去的，只有他母亲在场。郝宝刚对唐坚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刘福景，女，六十六岁，家住天津市南开区二马路紫光苑5门。在修炼以前，全身有好几种疾病，修炼大法后，疾病痊愈。二零零零年四月去北京上访，回津后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拘留一个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她被非法劳教一年，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期间被迫害出癌症，被送回家。二零零四年九月，她又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由于医院开出癌症证明，刘福景被送回家。在家期间，恶警不断上门骚扰，使得刘福景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导致身体恶化，于二零零五年八月份去世。 


◆宫辉，女，五十七岁，医师大夫，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三日晚被中共公安、国安人员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南开公安分局看守所一个月零四天，于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被劫持到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迫害。 


在板桥女子劳教所一大队，恶警张金华唆使下，两名吸毒犯和宫辉被关在同一个房间，宫辉拒绝背劳教所的“四项”教规，被长期罚站。不知劳教所在水和食物中放了什么东西，使宫辉的精神失常、目光呆滞、浑身抖动、不能正常睡觉，一天到晚在房间内抖动着走来走去。在被迫害的神志不清的情况下，逼宫辉写下“三书”，然后一边让她到车间干活，一边拉她到各大医院检查。在检查不出任何病因的情况下，每天强迫宫辉吃大量的精神药物，使她每天在痛苦和迷糊中度日。一边给她吃破坏神经的药物，一边给她吃麻醉神经的药物，还美其名曰“为宫辉身体负责”。宫辉在被迫害精神失常已经十个月的情况下回到家中，二十二天后去世。


◆范其俊，男，家住南开区复康路复康里2号楼1门4楼，出生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复员军人，天津市老干部处干部，原天津市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 


九九年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范其俊随即遭到绑架，被送往蓟县某招待所非法拘禁。而后又被非法关入天津市公安局看守所，不久即被非法劳教二年。因其身份特殊，劳教期间他也一直被非法拘禁在市局看守所直到解教释放。 


在中共的株连迫害下，范其俊的妻子与他离婚，儿子更是很少与他来往，范其俊被无理开除，收入全无，长期靠别人接济为生。为了维持生活，范其俊也曾多次打过短工，如：看车、看门、守夜等。他曾多次找公安局交涉生活保障问题，但连最低的生活保障费都不给他。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从当地居委会传来消息，他被发现死于家中，尸体已开始腐烂。 


◆朱文华，男，大专学历，是天津市南开区国际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业务员。二零零三年五月因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邪党人员绑架，非法拘禁超期关押近一年之久，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日被非法判刑九年，关押在天津港北监狱。 


朱文华年近九十岁的老母曾经辗转找到监狱想见儿子一面时，硬是被拒之门外，最终在无尽的思念中含恨去世。 


朱文华拒绝放弃法轮大法信仰，在天津港北监狱受到非人的折磨，恶警张仕林等对他进行所谓“攻坚”洗脑迫害，包括毒打、高压电棍电击、“独居地锚”等酷刑虐待，他的一条腿被打断。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恶警张仕林指使服刑吸毒犯将朱文华挟持到监区存物室，避开他人，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六、七个小时的残酷摧残将朱文华，活活将他打死。为了隐瞒真相，张仕林一伙，宁可违背监狱不准让犯人死在监狱里的规定，将朱文华送出治疗的门岗记录改为送出时已经死亡，叫外人无法从医院的抢救记录中查到被折磨致死的真相。◇ 

















2011年10月19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Ku波段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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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记者华云编辑）静坐对缓解疼痛比吗啡这样强力的药物还要有效，80分钟的静坐训练就可以产生迅速而有效的止痛效果。这是2011年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的结论。


这个研究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在静坐训练之前和之后，研究者用一个加热的探头按在十五位男女受试者的腿上。探头逐渐将皮肤的温度升至120华氏度（约50摄氏度），令人感到疼痛。在此过程中，受试者接受大脑扫描。


此前受试者接受了四次20分钟的静坐训练。在第二次加热探头被施用的过程中，受试者进行静坐，根据他们的打分，疼痛的不舒服感平均减轻了57%，而疼痛的强度则下降了40%。与此相比，吗啡导致的疼痛缓解仅达25%。


大脑扫描显示有关疼痛的大脑区域在静坐后变得平静。在静坐过程中，这个区域似乎完全被关掉。


研究者说，这是第一次证明一个多小时的静坐可以戏剧性地降低疼痛的感受和有关疼痛的大脑活动。这项研究显示静坐可以在大脑中产生真正的效果，从而帮助人们不用药物就能大幅降低他们的疼痛。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吗啡等止痛药还会让人上瘾。而打坐则没有任何副作用，且不需花费金钱。


近年来，很多研究都显示静坐对健康的益处。其实这一点早已被广大法轮功修炼者证实。法轮功有五套舒缓的功法，其中第五套功法是在打坐中进行。绝大多数法轮功修炼者通过修炼，得以祛除以前的疾病，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明慧网已经刊登了大量这样的例子。


当然，真正达到这一点，只通过打坐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要提高自己的心性，指导法轮功学员提高心性的是李洪志先生的《转法轮》等著作。◇





发生在天津市南开区的迫害(一)

















挪威女教师罕见的风湿病消失了





图片说明：欧洲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








【明慧网】西茜住在挪威西部沿海城市斯达万格，她说：“当时我被诊断得了一种罕见的风湿病，整个身体的软骨组织，包括心脏都有可能受到侵蚀。当时我已经服用可的松一年了。我曾经询问过医学教授如何才能避免使用激素。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必须终身服用这些药物。他认为没有任何方法，无论是食物还是改变生活方式都不能使我成为健康的人。”


2002年西茜开始炼法轮功，两个月后，西茜感觉到身体变得轻松了，疼痛减轻了，精力旺盛了，在征求大夫的意见后开始减少药量。


2006年，西茜在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发言说：“长话短说，今天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没有病痛，精力充沛，那些药物已在三年前就扔掉了，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几乎没有因为生病而缺勤。而在几年前我却是经常地请病假，我能够忍受身体的病痛，我已经习惯于它，但精神的疲惫使我在一段时间里不能工作。而现在，我的同事对我说：‘西茜，你从来都不生病！’”


宽厚纯朴的西茜一开始不好意思在亲朋好友和她所工作的学校里讲述法轮功和迫害真相，但希望帮助结束这个残酷的迫害的愿望战胜了不好意思的人情，她开始在她所在的学校为学生们开设法轮功课程，并且联系其他学校，提供法轮功课程。


随后这几年中，西茜用自己的积蓄和假期，去各地的健康博览会上介绍法轮功对健康的效应。她的热情讲解帮助了很多的挪威人认识法轮功。或许是因为挪威人热爱自然与和平的本性，当他们接触到“真、善、忍”法轮大法时很多人都能认同，更有一些人还加入了修炼的行列。◇





【明慧网】当“小号、大挂、电击、灌食、毒打、老虎凳，死人床、长时间劳役……”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出现在眼前时，正常人都会窒息，因为电影、小说中也没有如此大范围的血腥镜头啊。可是这一切却是真的，就发生在你我身边。


2013年4月7日晚，中国大陆多家媒体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走出“马三家”。一位《新京报》传媒研究院总监、首席评论员，在拍摄《保印说新闻》第16期：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成人间地狱节目后，在微博表示，他在颤抖和极度悲愤中录完了节目，录完后他放声大哭！连见多识广的媒体人都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悲愤，可想那一幕幕是多么的惨烈。


“马三家”这个名字对世界人民来说并不陌生。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因上访和坚持信仰而在马三家等各地劳教所遭受严酷迫害的人员中，法轮功学员首当其冲。早在2000年，辽宁马三家的警察去香港游玩时，当有人问他们是哪儿的警察？他们都不敢说是马三家的，因为把十八个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监就是马三家劳教所干的。


作为人来讲，天生都是善良的，可是为什么“马三家”有这么多邪恶的警察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切邪恶来自江泽民对法轮功下的“杀无赦”的毒令，来自中共邪灵对人性的扭曲。罄竹难书的手段都是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积攒起来的。


现在“马三家”已成了中共劳教所的代名词，那些恶毒、凶残的“警察”都是玷污了警察职业的罪犯。他（她）们一定想不到用残暴制造的美梦这么快地就要破灭了。


中共准备取消劳教制度，并不是中共进步的展示。不过是在越来越多国际、国内反劳教制度的舆论压力下，在内部争权的角斗中，当局企图掩盖罪恶的本质而作秀罢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在继续，并且在更多地践踏法律，把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甚至判重刑，投入监狱而迫害。无论中共怎么做，天灭中共已成定局。


“马三家”的曝光，叫人从感官上更进一步地看到了中共的邪恶。那些认为迫害法轮功与自己无关的人，能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就是对所有人的迫害。在人们闭上眼睛回避、默认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过程中，中共恶徒们练就了杀人的“本领”。社会上的许多凶杀案与灾难，都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贪官、恶徒们干的。他们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失去了人性。


无论是劳教所的恶警，还是监狱的恶警，都应该从中共给你们的“美梦”中惊醒了，因为当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大白于天下之时，就是天灭中共到来之时。这一天还远吗？（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图片说明：中共劳教所内的种种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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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大马女子马拉松赛天国乐团受邀演奏








首届马来西亚女子马拉松于2013年4月7日，在雪兰莪州首府莎阿南正式开跑，这项由马来西亚铁人有限公司主办、莎阿南市议会支持的马拉松赛，吸引了两千位女士报名参加三项不同路程的竞赛。比赛当天，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出席进行演奏（图）。











图片说明：西茜在海边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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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记者荷雨多伦多采访报道）“一天清早下了夜班，我照旧直搭地铁赶去中国城讲真相。那些年，我几乎都是坐在地铁上打个盹休息一下。快到站惊醒时，我发现有人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当与那道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目光相遇，那男子尴尬地低下了头，他复杂的眼神里已没了往日的轻蔑与仇恨——他就是那个在中国城多次骂我，曾眼喷怒火、撕碎我给的法轮功真相资料的男子。目睹我一大早一身困乏地赶去中国城，他既内疚，又感动……”


“他从此开始有了笑容，当再给他真相资料时，他很友善地说：留给别人吧，我都明白了。后来又一次在地铁上相遇，当时只有一个座，他让我坐，说：‘你那么辛苦，你坐，你坐！’”


凤英曾在中国国内一家省级医院工作，现居加拿大多伦多。回忆起十年前的那一幕，她对那男子当时的眼神仍印象深刻。“他原本也是个斯文人，也许是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惨烈得令人不敢相信，他曾宁肯相信中共所说的法轮功背后有‘反华势力’，我们在旅游点和中领馆讲真相是‘受人雇佣指使’，是为‘每天挣几十块钱’；党、国不分的他曾冲我破口谩骂：‘你有时间，你去打工啊！一天为挣几块钱站在这里，丢中国的脸！’他无法相信我长期利用上夜班挤出白天的时间来告诉人法轮功真相，不拿一分钱。”


面对如今容光焕发、乐观豁达的凤英，很难想象她因肝硬化曾在死亡线上挣扎，在绝望中度日如年。幸运的是，十七年前，她修炼法轮功后奇迹般地摆脱了病魔，重获新生。像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身心受益的凤英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毅然站出来，向人们讲法轮功真相。最初时，受中共谎言影响，有人恶语、谩骂、骚扰、围攻，凤英始终以诚相待，用慈悲消融敌意，令很多人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认识。上面的一幕，就是凤英的真实经历。


2001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难以为继，为了维持迫害，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事发后，凤英曾打电话找到那个在新闻中接受记者采访的处治“自焚烧伤者”的李迟大夫，调查此事。


“我问他：你们北京积水潭医院是全国最有名的烧伤专科，可你当时对那些‘天安门自焚’伤者的治疗方法不妥呀，怎么用纱布把人裹得严严实实的？对大面积烧伤者，你怎么不作无菌隔离，还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啊？还有那个严重吸入性烧伤的小女孩，气管被切开后四天怎么就能说话、唱歌？这些都有悖医学常识嘛。‘自焚’到底是咋回事呀？”


李迟说：“我们有规定，要接受采访，须经院党委批准，否则，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然后就匆匆把电话给挂了。


凤英说：“重度烧伤者应被安置到无菌间严格隔离消毒，连医生护士都要尽量避免进出，以减少感染机会，怎能允许记者随便手拿话筒近距离采访、拍特写镜头呢？明眼人一看殃视‘自焚’就知是造假。”


“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整个社会将人心向善，安居乐业，今天的神州大地会是另一番景象。可叹西来幽灵砸烂了华夏文明，以无神论和物质利益扼杀人的良知，甚至把‘白衣天使’变成活摘贩卖人体器官的‘杀人恶魔’！中共迫害天法，正将绑架着世人的死亡列车开向毁灭的深渊。可怕的是，还有人浑然不觉，以为自己过得好，以为迫害法轮功与己无关。实际上，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十三年来，像凤英这样一群平凡而又非凡的修炼人，在谎言的恶浪中，在非法刑讯、判刑和虐杀中、在被曲解和歧视中，用真止伪，以善制恶。他们日夜奔忙，用对真、善、忍的实践与坚守为他人捧上平安的未来。


可贵的中国人啊，切莫辜负这十三年的承受，十三年的呼唤，十三年的期待！◇





图片说明：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案”中的“烧伤病人”，记者不穿卫生服，不戴口罩，大胆采访。





回忆当年炼功点





图片说明：李洪志师父在武汉共举办过五期法轮功传授班。法轮功备受武汉人民喜爱。这是1997年由5000多名武汉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列队组字，上部分为法轮图形，下部分为“真善忍”，场面宏大，震撼人心。





“马三家”惊梦








静坐止痛　胜过医药











专访：十三年的呼唤





【明慧网】修炼法轮功前，我患有腰椎劳损、风湿性关节炎、子宫肌瘤等多种疾病，由于药吃多了胃也痛，苦不堪言，弄得我脾气暴躁，心烦意乱，总往女儿和丈夫身上出气，搞得家庭气氛很紧张。


一九九五年三月中旬，我在同事家听到师父的讲法录音。于是我到处寻找炼功点，五月一日，我和丈夫到琴台公园，丈夫老远就看见法轮功简介，很多人都在看，炼功场面很大，很多人都在打坐，旁边还有人在义务教功。我们走到跟前看了一会儿，马上就有学员过来亲切地介绍法轮功，并告诉离我家距离最近的炼功地点。


第二天，我找到硚口文化宫，一进门就听见悠扬的法轮功炼功音乐，很快就有学员过来热情耐心地教我炼功动作。《转法轮》这部书使我整个人的思想境界完全变了，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当时我的心情又激动，又高兴。


那时我们每天早、晚都在炼功点集体炼功、读《转法轮》，越来越多的人走入法轮功修炼。有一次参加集体炼功，从古田路到黄浦路，全是法轮功学员在街道两边炼功。那时法轮大法传遍了整个武汉各个角落。


我所居住的军事学院，由于修炼的人数增加得很快，也自动地形成了一个炼功点。学员大多数是教师、医生、教授等。从此我们白天在学院草坪上炼功，晚上有时在学院大礼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或者是在小会议室交流修炼心得。


有一位老教授患直肠癌，学炼了很多气功都不见效。学了法轮功后他癌症痊愈了。后来他工作的部门组织老干部检查身体，医生都知道他曾是个癌症患者，没想到他的检查结果比年轻人还要健康。他很自豪地说是法轮功救了他。


还有一位同济医学院的教授，长期头晕，还伴有其他的病症，每天十点起床，不能上班，只能在家里写论文。他学法轮功后不久，就骑着自行车上班了。


有一位学员是歌唱演员，声带小结，开刀后嗓子哑了。当时她只能听别人读《转法轮》，有学员告诉她：你也可以读。她哑着声音读。可是到第三天的时候，她的声音亮了。她激动地跑到医院告诉医生：我又能唱歌了！是法轮大法让我从新唱歌了！（文／武汉大法弟子 诺言）◇











